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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振玉治学博通、著述丰富，研究领域广泛，尤善于目录学。一方面，在罗振玉目录学成就上，按传统

四部分类并结合新的出土文献，可将罗氏目录学论著分为综合性目录、经学与史学目录、古器物学目录、

敦煌学目录、艺术学目录等类别。另一方面，在罗振玉目录学思想上，罗振玉恪守“惟传古之是务”的

学术宗旨，秉持“以学类书”的治学方法，坚定“表微彰隐”的学术目的，赋予了目录学“与时俱进、

破旧立新”的学术内涵。学界对罗振玉目录学论著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其目录学的成就与思想有待进一

步展开系统论述。故从目录学着眼，探讨罗振玉目录学成就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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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o Zhenyu has ext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and abundant academic literature, with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fields, especially good at bibliography. On the one hand, in terms of Luo Zhenyu’s cata-
logue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four categori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new un-
earthed documents, Luo’s books of bibliography can be divided into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clas-
sics and historical catalogue, ancient artifacts catalogue, Dunhuang study catalogue and art 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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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ue. On the other hand, in Luo Zhenyu’s bibliography thoughts, Luo Zhenyu abides by the aca-
demic tenet of “inheriting ancient culture as a priority”, upholds the scholarship method of “using 
disciplines to classify books”, and firmly establishes the academic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hid-
den”, and endows bibliography with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break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done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Luo Zhenyu’s bibliography works, and the achievements and thoughts of his bibliography ne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 Luo Zhenyu’s 
bibliography achievements and thought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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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近代史上的国学大师，罗振玉治学博通、著述丰富，研究领域广泛。对于目录学，罗振玉亦颇

多关注，曾对王国维(1877~1927)言：“尊订门目仅经、史、小学之类，弟以为太单简。本朝之学，此三

者以外，以校勘、目录二者，最有功于学者。”[1]可见罗振玉对目录学足够重视。 
目前学界有讨论罗氏某一方面目录学论著文章，亦有在相关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者，但尚未有专门

讨论罗振玉目录学成就及其思想的论著。 
对罗振玉某一方面目录学论著的讨论有，娄明辉以《罗氏藏书目录》为着眼点，对它的目录编纂、

内容特点以及不足之处进行了初步的考察[2]。王渭清通过对《经义考》和《经义考目录》的对比，考察

了罗氏对朱氏《经义考》校订内容和校订方法[3]。宋玖安从罗振玉的《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着眼，揭

示罗氏的艺术观念以及其著录的“主题性”意识[4]。王冀青着眼于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

始》一文，梳理并探究了该文章在 1909 年内的各种版本[5]。相关研究中涉及罗振玉目录学成就的讨论如，

周常林第一次以博士论文形式系统探讨了罗振玉历史文献学成绩，侧重于梳理罗振玉对新史料的整理研

究与刊印发布[6]。李金鑫一文，从对甲骨文字、敦煌石室佚书的保存与整理方面梳理了罗振玉在保存、

整理文献方面的贡献[7]。赵成山对罗振玉藏书的来源、贮存与整理以及罗氏藏书的特点内容、散失与保

护都作了考察[8]。 
综上所述，学界对罗振玉目录学论著的研究甚少，对其目录学的成就与思想还不曾有系统论述。 

2. 罗振玉目录学成就 

为了考察罗振玉的目录学成就，按传统四部分类并结合新的出土文献发现状况将罗氏目录学论著整

理列表如表 1。 
 
Table 1. A table of Luo Zhenyu’s bibliography 
表 1. 罗振玉目录学论著表 

综合性 经学 史学 古器物学 敦煌学 艺术学 

《罗氏藏书目

录》 《经义考目录》 《大库史料目

录》 
《雪堂藏古器物

目录》 
《敦煌石室书目

及发现之原始》 
《宸翰楼所藏书

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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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大云书库藏书

题识》 
  《唐风楼藏墓志

目录》 
  

《贞松堂秘藏旧

钞善本书目》 
  《三韩冢墓遗文

目录》 
  

《雪堂校刊群书

目录》 
  《汉晋至隋墓志

目》 
  

《雪堂校刊群书

叙录》 
  《五代宋元以来

墓志目》 
  

《续汇刻书目》   《蒿里遗文目

录》 
  

   《蒿里遗文目录

续编》 
  

说明：1. 材料出处；罗振玉著录年表。2. 分类标准；结合出土文献，按照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分类。3. 备注：《续

汇刻书目》是罗振玉所撰丛书，故列于综合性一栏。 
 

根据表格内对罗振玉目录学著作的梳理，可以看到罗振玉不仅重视传世文献目录整理，还注重出土

文献目录编写。 

2.1. 综合性目录 

罗振玉所撰综合性目录多是对其藏书的整理。究其原因，当与罗氏的藏书爱好有关。罗振玉喜好收

藏书画，贞松堂、宸翰楼和大云书库都曾是他的藏书楼，并且他藏书喜好收录孤本珍本，这在《贞松堂

秘藏旧钞善本书目》、《罗氏藏书目录》、《大云书库藏书题识》中均有体现。《贞松堂秘藏旧钞善本

书目》将贞松堂藏书分经、史、子、集四类，以目次之，颇多收录原稿本，甚至还收录了五部未刻本与

两部无刻本。未刻本包括庄祖述《尚书记》、翁方纲《诗附记》、颜元《四书正误偶笔四本》、顾栋高

《司马温公年谱》、柯培元《噶玛蘭志》，无刻本有张鹏翮奉敕撰《圣谟治河全书》和内府钞《宣宗成

皇帝大事档》，均是世所罕见[9]。《罗氏藏书目录》，因其所著录的是罗振玉在大云书库的藏书，所以

又被称作《大云书库藏书目》，分为三卷三册，上卷列经、史二部，中卷是子、集、丛三部，下卷为宋

元本、善本、评校本和抄本书目，都按照四部分类法排列[2]，藏书“尤以金石书和清人别集和丛书比较

全”[10]。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录分类上，“《罗氏藏书目录》较早地响应张之洞的五部分类思想，并对

《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设置做了相应的调整”[2]，增设了外国史类与译书类等，突破了传统观念，创

新了目录分类，不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还具有保存文献的重要作用。而《大云书库藏

书题识》是罗振玉为大云书库藏书所撰题识的合编，颇多收录未刻本与异本，未刻本如刘衡《尔雅校文》

三卷与《鄂文端公奏议未刻稿》六册；异本如祥符常氏藏钞本《湿襟录》一卷与读画斋藏抄本《李忠定

公行状》三卷，内容著录侧重考察版本及其源流[9]。说明大云书库所收诸书除了有补古书之阙之用，对

品题得失、考一书源流也有积极意义。 
总括罗振玉的这一部分的目录学著作，可以看出罗振玉对古书的“抱残守阙”观念异常深刻，收藏

书籍好求孤本珍本不说，原稿本、未刻本、无刻本也在他孜孜以求之列，对于市面上流行的善本、精注

精校本反而不那么热衷。 
除了专门为整理藏书而作的目录，罗振玉还作了《续汇刻书目》、《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及其《叙

录》。《续汇刻书目》是罗振玉有感于朱学勤《汇刻书目》失载颇多，遂将其未载之书补入而撰作[11]。
自清代顾修编纂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汇刻书目初编》以来，出现了大批丛书目录的编写，其中就有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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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勤的《汇刻书目》。《续汇刻书目》作为考察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

作用。《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及其《叙录》是罗振玉一生校刊书目的汇编。罗振玉作为一个校勘学大家，

在校刊方面贡献杰出，此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甲骨文的考校，罗振玉因此被看作甲骨学的奠基人之

一，与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 

2.2. 经学和史学目录 

罗振玉有关经史的目录学著作颇少，所作的关于经学和史学目录都仅有一部，分别为《经义考目录》

和《大库史料目录》。 
《经义考目录》是罗振玉对《经义考》的续作，共 8 卷。《经义考》是清代学者朱彝尊撰写的经学

专题目录，共 300 卷，是研究我国古代经学派别和经义的重要参考典籍，内容宏富，却仅有《总目》1
卷，各类之下无子目，学者查阅不方便。罗振玉有感于此，于宣统初年成书《经义考目录》，不仅对后

世学者研究朱彝尊《经义考》提供了帮助，还完善了《经义考》一书的体例，增强了该书的使用价值。

但在著录体例上，“《经义考目录》全部照抄朱氏《经义考》中之类目，分卷编制而成。”[3]虽然没有

新意，却为读者使用《经义考》一书很好地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方便。 
《大库史料目录》是罗振玉根据自己留存的一部分内阁大库档案编印的，共甲、乙、丙、丁、戊、

己六编，十三卷。卷一是明史料目录，包括题稿、行稿、兵科抄本、兵科抄奏和揭帖，共计 525 件。卷

二是清朝史料目录，包括诏、敕谕、硃谕以及会试硃卷，共计 773 件。卷三是顺治朝通本，其中有题本、

揭帖、奏本、启本和塘报，共计 741 件。卷四是顺治朝部本，包括题一(六部)、题二(各衙门)、揭帖、奏

本和启本，共计 1041 件。卷五是清朝史料目录，包括敕谕补遗、康熙朝通本、康熙朝部本和雍正朝通本，

共计 865 件。卷六是合集，包括雍正朝部本 159 件、朝鲜国王表奏 122 件、殿试卷 63 件和殿试武卷 142
件以及康熙朝史书 113 册。卷七是顺治至光绪朝黄册，共计 936 册。卷八是顺治朝至嘉庆年间满文黄册，

共计 842 册，另有乡会试题名录文武科 81 册。卷九和卷十都是乾隆朝通本，分别为 1291 件和 1081 件。

卷十一是内阁杂档，包括典籍厅档、满文房档、汉本房档、蒙古房档、稽查房档、收发红木处档、饭银

库档以及各书馆档，共计 510 件。卷十二是满文杂档，计 682 件。卷十三包括京察册 76 件、大计册 11
册、清文黄册残本补遗 90 册、青册 110 册和内阁杂档补遗 153 件。这批档案对研究清代教育制度、朝贡

体制和内务管理等都是相当有用的史料[12]。 
罗振玉所作经学和史学的目录学著作如此寥寥，细究其原因，一是历史时期经史方面的目录学著作

甚巨，其中亦不乏大家之作；二是罗振玉本人喜爱“补缺”，欲录他人未录之书，作旁人未竟之功，成

未成之事。虽然这方面个人著作无几，但对于补古书之缺确实有莫大功劳，也为后世的研究保存了史料。 

2.3. 古器物学目录 

对于古器物学，罗振玉有自己的见解，他不屑于时人将古器物附庸于金石学，故正其名，定之为古

器物学，并说明道：“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9]依照此说，本文将古

器物学目录分为古器物目录和墓志目录两个部分。 
在古器物学方面，罗振玉认为古器物应该括以二纲，一曰“类别”，一曰“流传”，意即古器物的

编录应当考虑到类别和流传两个方面。在“类别”方面，分为礼器、乐器、车器马饰、符契玺印、服饰

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砖瓷、古器模范、图画刻石、梵像等十五目；在“流传”方面，又分为

“鉴定”、“传拓”、“模造”、“撰述”四目[9]。这种通过属性对古器物分类的方法在罗振玉所作《雪

堂藏古器物目录》一书中亦是可窥。 
《雪堂藏古器物目录》是罗振玉根据自己平生收藏的古器物所编写，按古器物制作原材料共分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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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金、石、陶、杂器。金器又按照用途分为彝器、乐器、兵器、车马器、任器、明器等；石器分

为有文字古器、无文字古器、石刻、墓志四类；陶器除按有无文字分为两类外，还根据用途分为砖甓、

瓦当、货币范、封泥四类；杂器收录的是原材料非金非石非陶的其他古器物，又分为玉类、贝类、珧类、

烧料类、犀象类、骨类和竹木类。总计录古器物两千多种[9]。殷虚甲骨因为数量庞大没有录入。此录可

贵之处在于著录了许多前贤未见的器物，罗振玉在自序中说道：“兹录所载，凡前贤所未见，固不仅明

器、甲骨、竹木已也。”[9]这些著录对于考察古制、订正古书讹误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罗振玉所作墓志目录包括《唐风楼藏墓志目录》、《三韩冢墓遗文目录》、《汉晋至隋墓志目》、

《五代宋元以来墓志目》、《蒿里遗文目录》和《蒿里遗文目录续编》，可以看出，这部分的目录学著

作相对其他部分而言丰富许多，这与罗振玉个人丰富的金石学经历不谋而合。 
罗振玉游于杭州始癖金石铭刻，从此开始研究金石学。因为罗氏本就是从碑版考证和校碑开始研治

金石学的，所以他尤其重视碑铭墓志及其文字的校录，也使得他在墓志目录方面的著作颇多。在金石学

研治方法上，罗振玉从训诂考订之学入手，并与经史互证，“予服习经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资考证”[13]。
就目录整理的分类体例而言，罗所藏墓志目录如《汉晋至隋墓志目》、《五代宋元以来墓志目》、《蒿

里遗文目录》均按年代划分，用小字注明具体时间和墓铭书体，多为名人巨制。 

2.4. 敦煌学目录 

罗振玉撰写的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是迄今为止所能知道的中国

第一篇有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文章，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5]。这篇文章的撰写

并不轻松，1909 年 9 月 28 日，此前得知伯希和持有敦煌文物一直想要前往拜访的罗振玉在这一日终于

得到了伯希和的接待。在伯希和与罗振玉的交谈过程中，伯希和除了向罗振玉讲述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

息和展示手边持有的一部分敦煌写本外，还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与他介绍，

罗振玉一边听一边看，并随手记录。等归家后，便写就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首刊于

《东方杂志》第 6 年第 10 期，于 1909 年 11 月 7 日正式出版。 
文中，罗振玉先简要介绍了“敦煌石室”的大致情况和藏经洞及洞中古书的发现经过，后面再分作

两个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是罗振玉根据伯希和出示的简目著录的，注明“以上各书，均已送回

法国”[14]，共计 31 项；第二部分是罗振玉根据亲眼所见著录，注明“以上诸书，皆目见”[14]，共计

12 项。但在该文中罗振玉没有标明撰写时间，故而学界一直将刊载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这篇文章的第 6 年第 10 期的《东方杂志》的具体出版时间作为中国“敦煌学”的起源日期，也就是 1909
年 11 月 7 日。该文不仅利于考察敦煌文献的源流，还标志着我国敦煌学的发端，不管是在目录学史上，

还是敦煌学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5. 艺术学目录 

《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是罗振玉为宸翰楼里所藏书画编写的目录，内分五类，分别是：“天章录”、

“天潢录”、“玉椀录”、“景行录”、“资闻录”，尾后又附上“书录”与“画录”，一共七编。卷

甲“天章录”所录书画乃清代帝王御笔；卷乙“天潢录”所录为清代宗室的书画；卷丙“玉椀录”所录

是《石渠宝笈》曾著录的书画作品；卷丁“景行录”收录的书画则是以作者品行足资后人之景行为依据

的；卷戊“资闻录”收录作品为出于文人之手的艺林资料[9]。这五部分将书画作品的主题性作为分类依

据，而后两部分则负责收录主题性不在前面任何一部分的作品，又按作品种类分为“书录”与“画录”。 
《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共收录作品一千三百六十余件，就其内容而言，既有名臣硕儒之作，又是

事关伦纪之者，且还对学术有所裨益，是罗振玉付尽平生所购求的珍异作品。其著录方式也被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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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性与科学性……是现代美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9]有学者对这部分的著

录做过品评，认为《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中依傍主题性的这种分类方法是罗振玉受其古器物学研究方

法影响而创造的一个新的分类体例，“这种对书画的分类体例，是绝去依傍、自出心裁的前人所未有之

作。”[9] 
综上所述，罗振玉在目录学诸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治目录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观目悉词，

还在于览录知旨、研其本末、考其版本，不仅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更由于罗振玉本身具有的

历史责任感，使他无意在许多领域，诸如甲骨学、敦煌学都有开山之功。 

3. 罗振玉目录学思想 

罗振玉从文献入手钻研目录学，两者互为表里治学，目录学不仅为他开拓了治学的门径，也为他做

出国学学术功绩站稳了脚跟。从目录学着眼，探讨其治学思想，既有重彰其学术价值的历史意义，亦能

为学者提供目录学研究的现实借鉴。 

3.1. 惟传古之是务 

罗振玉之笃古，时人可共鉴，他不仅在信念上笃古，亦以行为践行传古，王国维曾评价其曰：“举

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9]时年刊刻书目的人有三类，分别是逐利者、好事者和笃古者，逐利人

人可为，好事有闲有钱可为，笃古少有人可为却也不如罗振玉一般“惟传古之是务”，就算生于乱世之

中，流寓海外，身似浮萍，便也要不顾衣食荣辱“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

其志。”[9]此志前所未闻，始见于罗振玉，可以说，“惟传古之是务”亦是罗振玉的目录学著录宗旨。 
首先，“惟传古之是务”的思想催生了他异于时人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于古器物，他感叹“即今

不图，更一二十年，古物日湮，老成尽矣。此于传古功尤伟而事尤繁要，不可以烦难而自阻也。”[9]于
甲骨卜辞，他自勉：“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泻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者，

其我之责也夫。”[9]“天不出神物于我生之前、我生之后，是天以畀予也。”[9]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责

任感，促使罗振玉竟其天年潜心传古，将学术化为自觉活动，汲汲搜求编印古器物、甲骨卜辞等历史古

物，著录了《雪堂藏古器物目录》等著作以供流传。其次，“惟传古之是务”的思想奠定了他的学术基

调，直接决定了他博洽贯通的学术道路、表微彰隐的学术目的、与时俱进的学术内涵，由此罗振玉方能

作出许多不世的成就。 

3.2. 博洽贯通、以学类书 

“博洽贯通”是罗振玉独树一帜的学术道路，亦是他治学的不二法门，与“博洽贯通”的治学气象

相匹配，于目录学则发挥出“以学类书”的治学方法。 
罗振玉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都成就卓著，与他博洽贯通的治学气象息息相关。罗振玉虽然是以小学

入门，但他不专守一书一注，而是博览全书、兼采诸家，治学范围也博涉经学、史学、古文字学、金石

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多个方面，治学规模弘大。有学者将其与同时代的孙诒让比较说：“从

专精上来讲，罗氏固不及孙氏；以博通上来讲，罗氏已远在孙氏之上。古来学者论治学博大，均从‘博

学’与‘多识’入手。‘博学’指间接经验丰富，‘多识’指直接经验丰富。博学需要多读古书，多读

今世学者论著。多识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孙氏治学从经学入，精于上古史与礼制，擅长说经；

罗氏治学从经史群籍入，擅长古籍考证，就博学而言，罗氏已在孙氏之上，就多识而言，罗氏人生经历

比孙治让丰富，又值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古器物大出之时，其直接经验远比孙治让丰富。因此，罗氏相

比于孙治让，在国学基础上并不落下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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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博洽贯通的治学道路与弘大辽远的治学规模相互作用，延展至目录学，即形成其在目录学领

域的弘大气象，能够与其他学科沟通呼应。罗振玉的目录学著作与经学、史学、古器物学、金石学、敦

煌学均有穿插交错，即可佐证。 
汗牛在前，于个人著述，便自然而然地发挥出“以学类书”的整理方法，治学与为著述作目相从。

治经学，有《经义考目录》；治史学，则有《大库史料目录》；治古器物学，又有《雪堂藏古器物目录》；

治敦煌学，又作《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金石学更不必说，其相关目录学著作更多，在此不再

赘述。 

3.3. 表微彰隐、守阙抱残 

学术上的守阙抱残使得表微彰隐成为了罗振玉的学术目的。正如罗继祖所言：“有清藏书之风极盛，

乾、嘉、同、光之季，故家寝微，继起犹盛。然而拜经淹雅，业竞千元；士礼精专，名高百宋。先祖则

绠汲津逮，泛被众流，学海攸资，罔遗勺水。又或闭枕镇库，世莫得窥。先祖则晨罗几案，夕范枣梨。

且也山川效灵，瑯嬛泻秘，汲冢鲁壁，异世重开，遂毅然以表微彰隐、守阙抱残为己任。”[9]这种表微

彰隐、守阙抱残的思想在目录学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文献方面，录旁人未录之书目，作旁人未竟之功。如其藏书好求孤本、珍本、原稿本、

未刻本、无刻本，对于市面上流行的善本、精注精校本反而不那么热衷。在当时清代学界，重视宋元版

本蔚然成风，往往以其为善本，罗振玉却并不偏信宋元版本，如其《罗氏藏书目录》中将宋元本与善本

分列，便说明其并不将宋元本等同于善本。而对于学界不太重视的抄本写本甚至劣本，如果与广为流传

的版本不一，有助于考证订讹，罗振玉同样给予重视。其《贞松堂秘藏旧钞善本书目》《大云书库藏书

题识》都颇多收录原稿本，更好收录未刻本与无刻本。 
第二，在出土文献方面，眼光独到，乐为天下先。如罗振玉在敦煌文献发现之初便知其珍异，再三

恳求拜访当时手持敦煌文物的伯希和并与其交涉，在如此条件下，撰写并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

之原始》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展示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文物，为敦煌学开山。 

3.4. 与时俱进、破旧立新 

与时俱进是罗振玉的学术内涵，不管是刊刻敦煌书目还是编印甲骨文字，都体现了罗振玉顺应历史

潮流的编纂思想。与时俱进的学术内涵孕育了破旧立新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在著录之时打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对其作出相应调整。西学东渐以来，译书和图册的编

纂数量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杂芜，有的非经非史非子亦非集，有的又仿佛四部皆有，如果一仍其

旧，还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来排列划分这些典籍的话，是难以将其全部包举的，强行归类四部的话，

难免失了目录真义，于是罗振玉在《罗氏藏书目录》中就响应了张之洞的五部分类思想，突破了传统的

四部分类观念，调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并按时事所需增设了外国史类与译书类等，创新了目

录分类。 
二是创设了自己独到的分类标准。罗振玉在著作目录时有自己独到的分类标准，如《宸翰楼所藏书

画目录》内分的五类(“天章录”、“天潢录”、“玉椀录”、“景行录”、“资闻录”)便是按照书画作

品的主题性分类的，各部分包含的作品都有相应统一的主题。这种著录方式丰富了分类标准，从目录本

来的作用来说，这种分类亦为读者查检提供了方便，但经过罗振玉的发展后，这种分类方法还有提要钩

玄、开宗明义的效用，有利于读者提纲挈领，觅一录之旨。 
综上所述，罗振玉治目录学与治文献学互为表里，相互呼应，文献开目录之门径，目录条文献之类

别。在目录学著录内容上，罗振玉既正视传统文献目录的整理，还偏重出土文献目录的编写，不仅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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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传世文献上功劳卓著，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现实意义，还为出土文献的留传刊布作出了贡献，为

近代新兴学科的萌芽打下了基础，有丰富目录学内容及目录学史的历史意义。在目录学著录方法上，罗

振玉以四部分类法作为分类的主要参照，又不囿于其中，敢于打破传统分类，创设自己的分类标准，丰

富了著录方式，在学术上贡献巨大，是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在目录学著录思想上，罗振玉恪

守“惟传古之是务”的学术宗旨，践行博洽贯通的学术道路，以学类书；坚定表微彰隐的学术目的，抱

残守阙；赋予了目录学与时俱进的学术内涵，破旧立新，其目录学思想以刊布学术为首要任务，如其自

述所云：“平生于立身行己，不敢违道以求合，其于鉴赏，亦根据学术，不欲苟同于当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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